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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捞麦麦子子

王光禄

现在大部分家庭都直接到粮
店买面粉，农村的磨坊只在新麦晾
干和秋粮入囤之际才忙活一阵儿。
90后的孩子，如果根本不知道什么
是捞麦子，也不为怪，因为随着粮
食加工厂流水线作业的普及，麦子
不需此道工序就能直接上机，这种
活计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捞麦子也称洗麦子，就是对小
麦进行淘、洗、晒。

新收麦子到家后，经过摊晒、
扬场，就可入仓。由于是粗浅加工，
麦子中难免夹杂着小石子、沙子，
个别黏泥、牛马粪便也会结块混在
麦糠里。如果不进行淘洗，这些杂
物就会被粉进面粉中，不光口感不
理想，吃多了还对人体不利。于是
捞麦子，就成为家家户户加工面粉
前必须要做的事情。

在蓬莱，捞麦子不按性别分
工，但因为是室内劳动，还是以妇
女居多。见过并帮助妈妈捞过麦子
的我知道，虽然不在野外风吹日
晒，可这捞麦子，着实不是个轻省
的活计。

捞麦子要准备三样家什———
笊篱、筛子和水桶，有时也准备大
笸箩和棉毛巾。笊篱要柳编竹编的
最好，筛子是铁质的，或者用柳编
小筐来替代也行。在正屋的东西炕
两口大锅里分别添上半锅水，然后
把适量小麦倒入第一口锅，麦子和
水的总量不宜高出锅沿以下十厘
米。用笊篱按照一个方向不停地搅
拌并摁压，使死水旋动起来，秕麦
子以及原来掺杂了泥粪杂质的麦
糠就浮上水面，把它们捞出去继续
搅拌。这样，小石子、沙子等杂物由
于比重大的原因，沉入锅底，泥土
也从麦糠中分解脱离出来，反复搅
几次，锅里的水也变浑浊了。用笊
篱不抄底地捞起旋转在水中的小
麦，直接倒进另一口锅里。第一锅
麦子全部移到第二锅后，按照前述
操作规程再来一遍，麦子就被淘洗
干净，盛进放置在水桶上面的筛子
里，稍稍沥水即可搬出晾晒。或者
沥水后把麦子倒进笸箩里，用棉毛
巾擦搓，把水分吸走，毛巾浸渍了
拧干重新来。这样做的好处是，水
会被快速吸干，往外搬运麦子时不
至于弄湿裤子和鞋子，也缩短了晾
晒时间。因为整个操作过程都是躬
腰作业，捞一把麦子下来，会累得
腰酸背痛，连饭都不想吃。好在这
种活计多是麦收前和春节前进行，
一年做不了几次，而且由于各家麦
子有限，每次捞的数量也不过百八
十斤。

搬出去的麦子，大多摊开晾晒
在早已清理干净的水泥平房上。如
果捞的数量不大，有时也摊晒到下
部支起的席子、细纱网或者塑料布
上。如果麦子多、场地少、摊得厚，
人们会像整地一样，洗净双脚到麦
堆里“脚耕起垅”，以增加光照面
积。麦子晒得过干，磨出的面粉筋
力不行，没有晒透的话，粉的面会
很快结个儿并发霉变质，所以最好
的晾晒办法是趁着日头好、风合
适，顶着太阳抓紧时间用耧耙来回
摊铺或者赤脚耕垅。这样经过一整
天的晾晒，麦子就可以打堆装袋，
第二天送到磨坊，加工出头麸面、
二麸面、大麸面和黑面，当然，最后
一锣粉出来的，是麸子。

随随身身携携带带的的蒲蒲团团

安家正

蒲团又叫蒲坛，蒲团被尼
姑坐在身下，涉及佛事，称蒲
坛，百姓坐着拉呱干活，和美谈
笑，称蒲团更好。

它其实就是一种草编，盛
产玉米的莱州或者海阳，有很
多的苞米皮子。废物变宝，人们
就把它编制成好多的日用品。
最简单的就是单层人字辫，团
团盘起来，就成了蒲团，几层摞

起来就叫作“铺墩儿”。它的主
要用途是一个活动的小板凳，
只要不是盘腿炕上坐，要上街
与街坊邻居边做针线边拉呱
儿，或者姊妹妯娌结伴到葡萄
架下，纳鞋底、绣花、搓麻绳、拤

辫子这样坐着干的活儿，都要
随身携带一个蒲团，随时随地，
席地而坐。它真是携带方便，让
胶东妇女少受屁股之苦，那露
天的石头坐久了，很容易受凉。

草编的用途在生活中不断
扩大化。到了脚上就有了“蒲窝
子”、“嘎嗒子”——— 那是草鞋的
别称，到了锅上，就有“盖垫
子”——— 那是锅盖的“山寨版”。

它跟胶东妇女的生活紧密
相连。胶东妇女十分勤劳，一双
巧手从头到晚忙个不停，但腿

却决不串门子溜大街，她们的
坐功着实了得，比瑜伽高了几
个档次，她们不屑于“串嘴舌”、

“嚼舌根”，而是坐在蒲团上做
营生。苏联大画家格拉西莫夫
靠了一张油画《静》而成名，那
白桦树下的俄罗斯姑娘比胶东
女人差远了。坐在蒲团上的胶
东姑娘更具恬静之美。

胶东姑娘表达内心坚贞的
爱情不靠樱唇而靠巧手。那颗
心常常是在蒲团上完成的一双
鞋。老规矩是新媳妇不仅要给
丈夫一双新鞋，而且公公、婆
婆、小叔子都要有一双作为“过
门”的礼物。待嫁的姑娘就坐在
蒲团上，细针密线地纳鞋底，从
早到晚，一刻不停，带着对未来
生活的甜蜜憧憬，把柔情蜜意

都一针针地扎进了鞋底中。那
细而长的麻绳，恰似她心中绵
长的情意，牵着太阳从东山到
了西山，夜色降临，掌灯时分，
羞红的太阳累了，落进了晚霞
中，她还不知疲倦地再纳上几
针，才跟蒲团一起回到了自己
的闺房。

蒲团上不仅凝结着胶东妇
女的汗水，还印刻着胶东妇女
的美丽而坚贞的心灵。胶东农
村遍地军嫂，有很多是扭着秧
歌把新婚的丈夫送到前线的，
她们坐在蒲团上，继续做军鞋，
一双接着一双，拉动着自己无
尽的思念。蒲团可以随着日月
磨损、陈旧，可她们那颗红心却
更加炽热，所以那蒲团永远是
热的。

红红事事白白事事

爱爱面面子子

毛贤君

老所城里人爱面子，要脸
面还表现在红白事上。据夏德
铸老人讲，他15岁时听老人说
刘家一知书达理人家抻着腰
筋 (老烟台方言即实力达不
到，还要面子之意)打发闺女。
刘家在大庙附近开了个商店
叫成吉祥，陪送闺女的嫁妆不
少。有双箱、双柜、双被、双褥，
烟台方言叫“双铺双盖”。闺女
的公爹是老烟台酿酒业首屈
一指的东来烧锅(在南大街原
服装公司七层楼附近，已拆
除)的掌柜。当时订亲联姻讲
究门当户对。刘家生怕给闺女
陪嫁少了，面子上过不去，让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说三道
四，横挑鼻子竖挑眼，所以，抻
着腰筋置办嫁妆。当然，刘家
陪送嫁妆不拉饥荒，不卖房不
卖地，只花积蓄。生活拮据的
人家陪送闺女出嫁也想要面
子，不过陪送嫁妆的档次，多
少不一样罢了。

高龄老人病故叫喜丧。所
城里大户人家出殡用蟒罩，雇
32个棒小伙子抬着灵柩，前面
有和尚道士在音乐的伴奏声
中边走边诵经。家境一般的人
家也要雇个篮罩罩着灵柩发
送老人。贫困人家自然顾不上
脸面，雇不起篮布罩，只买口
薄板棺材，把老人家安葬在墓
地就是了。

夏老的曾祖母生于清朝
道光年间，病故时，享年92岁。
父亲对曾祖母非常孝顺，老人
去世，父亲决心要把丧事办得
隆重一些，认为这样才能对得
起已故的老人。老人的灵柩上
茔地安葬时，上午先雇人从家
中抬出来，出所城里，送殡的
队伍走到三马路，然后从三马
路转到四马路，再从四马路抬
到世回尧夏氏祖茔安葬。安葬
完毕已临近中午。安葬曾祖母
耗费不少钱财，因家中没有积
蓄，夏老的父亲愁得茶饭不
思，只好把位于世回尧的4亩
地卖掉，才还清了殡葬曾祖母
的开销。

为适应所城里及周边街
巷人们办红、白喜事的需要，
一些专门租赁喜罩、蟒罩，组
织轿夫、吹鼓手承办红白喜事
的店家应运而生。如所城里的
绘雅斋、南门外的全福斋、东
门外的东合成、所东庄的春芳
斋，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
烟台都是很有名气的。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老
所城里的红白事有些繁琐，但
这在当初可是很重要的习俗，
也算是对过往历史的真实记
录。

辘辘轳轳、、女女人人和和水水车车
余爽音

辘轳，这个比桔槔构造略
复杂，汲水效率更高的重要农
田灌溉用具，从人们的视野中
消失，恐怕至少也有30年了
吧。其实，有些城市人压根就
没见过真正的辘轳，他们是同
40岁以下的，土生土长的农村
年轻人一道，在上个世纪80年
代，从风靡全国的系列电视剧

《辘轳、女人和井》里认识这个
东西的。说农村年轻人也没见
过辘轳，是因为自上个世纪60

年代后，用辘轳提水灌溉的场
面，也基本上见不到了。可是，
这个为依靠井水灌溉的百姓
立下了赫赫功勋的辘轳，我们
是不应该忘记的。

一个能够提取井水的辘
轳，基本上是由支架、绞盘、缆
索和盛水器这四个部分组成
的。在我们故乡，这四个部件
各有各的名称：架在井口上的
木制支架叫“三脚(方言读jue)

子”；安装在它上面的木制绞
盘名叫“辘轳头”；一端固定在
辘轳头上的缆索，名叫“辘轳
绳”；挂在辘轳绳另一头的盛
水器，名叫“水斗”。这四个部
件还有它各自的组成部分，也
都各有名称。如三脚子腿、串
杆、辘轳把、蘸水、环圈等。

用辘轳从井中把水取出，
在我们当地叫“挽水”。这是个
很辛苦的力气活，又是个技术
活。说它是个技术活，“技术含
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一是在把水斗放进井口
后，两手要按着辘轳头，控制
住水斗下坠的速度和摆动的
角度，以保证水斗在接近水面
时倾斜的角度，正好可以舀满
水——— 这个过程叫“放斗”；二
是在把水斗从井里绞到井口
时，要准确地抓住“环圈”，把
水斗带向放在井口的草甸子
上，让水斗向“井池子”倾倒，
把里面的水放出——— 这个过
程叫“逮斗”。“逮斗”是非常不
容易的，不少人只能把水斗绞
到井口，却抓不住环圈，借助
水斗被提升的惯性，顺势把水
斗拉到草垫子上扳倒，而是抓
着水斗梁子，连拖带拉地使劲
把水斗提倒在草甸子上，再用
劲扳倒。这样既慢又费力气，
生产队是不会安排这样的人
挽水的。

说挽水辛苦，不仅是因为
费力，更主要是因为挽水的人
为了逮斗，必须让左脚站在井
池子里，泡在水里，右脚要站
在井台上与左脚相隔一步，前
腿弓，后腿绷地反复扳动辘轳
把，时间不多，就腿酸胳膊疼

了。泡在井池子里的脚，夏天
还好，可是在早春、晚秋，甚至
初冬也得这样，那辛苦不言自
明。

建国前女人是不能挽水
的，因为她们被裹成畸形的
脚，脱了鞋袜后几乎站不稳，
如果再站到井池子的水里，就
更不成了。而那时又没有现在
人们所穿的雨靴、水鞋。裹脚
使女人与辘轳无缘，也使她们
的行动失去自由，影响着人们
的心理。

在掖县，社会干预女人缠
足，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
始的。农民协会一成立，就倡
导组织妇女放足委员会，要求
不给女孩裹脚，已经裹了的要
放开，可是绝大多数群众并不
接受。后来，妇女放足委员会
聘请了若干督察，走村串户地
上门督促给女孩放脚。群众把
这一活动称为“查脚”，称督察
为“查脚的”，并对她们大不
敬，甚至当面辱骂。也有的人
见到查脚的来了，把脚放开，
查脚的前脚一走，她后面立刻
把脚缠起来。那时候，人们认
为女人把脚缠得越小越美，就
像今天的一些女孩，觉得把自
己饿得越瘦越时尚。西由街古
历六月十三日的庙会，在旧社
会被称为“晾脚会”。那些想向
人们展示自己“三寸金莲”的
女人，在庙会这天，会带着凳
子坐到大街两边，摆开自己的
小脚，让赶庙会的人观瞻。如
果哪个女人的绣花鞋特别致，
小脚特周正，得到游人的称
羡，她就会像今天的女孩年终
得到了一个大红包一样，兴奋
大半年。已故军旅作家林玉，
原籍莱州三山岛街道王贾村，
他所写的小说《小脚寨》，好多
素材出自这里。

女人放脚，真正被群众接
受并推行开，应该是在“七·
七”事变之后。

几乎和农民协会倡导妇

女放脚的同时，掖县河套村农
民马寿图，试制成功了第一台
畜力翻斗水车。1933年，马家
父子正式建立了“富农水车
厂”，批量生产畜力翻斗水车。
慢慢的，掖县北乡平原井台
上，出现了用牲畜拉着转动，
从井中取水的铁制灌溉器
具——— 水车。用水车灌溉农
田，省工省力，可是水车价格
太高，一般人家买不起，还是
使用辘轳。但是，水车的使用，
开始把女人和农田灌溉联系
起来。翻斗水车很笨重，转动
的铰链还有夹住牲畜缰绳的
危险。因此，使用它时，井台上
必须有一个人，观察着水车转
动是否正常，同时吆喝着牲畜
不让它偷懒。这个人一般情况
下是女人，她拿个小凳，坐到
井台边的柳树下。一边看着牲
畜和水车，一边纳着鞋底，心
内憧憬着未来的美好。

合作化前期，出现了一种
比翻斗水车构造简单，效率更
高的新式水车。由于它价格
低，安全性强，非常迅速地取
代了翻斗水车。没过多久，人
们又在解放式水车的基础上，
制成了构造更简单，只有一个
铸铁轮盘，竖立着安装在梯形
木质架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
个摇把的人力水车。我们当地
把它叫做“水抽子”。这种水车
价格低廉，使用安全，操作简
单。使用者站在井台上沾不着
水，两腿可以随意前后变换。
这就减轻了劳动的强度和劳
动者的疲劳。在“农业学大寨”
时期，强壮劳动力去搞农田基
本建设，用“水抽子”浇地，成
了女人的专职工作。田野里，
到处都可以看到井台上，有几
个没缠过脚的、放过脚的、还
缠着脚的女人，在扳动着“水
抽子”摇把，提取井水灌溉农
田。女人对社会生产的直接作
用和价值，在这里是显而易见
了。

芝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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